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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     窄路遇黃衫無心下種　隔鄰窺白面有意尋跟


　　詞曰：
　　雨覆雲翻不定，情拴意鎖難開。閑中下著巧安排，後挽前推宛在。
　　邂逅已逢適願，清揚猶費疑猜。瑤篇若是未銜來，錯眼兀誰擔帶。
　　　　　　右調《西江月》
　　話說皇明，浙江有女曾浣雪者，母葉氏，父名青，字又青，嘉靖間進士，官
光祿大夫。與同年翰林吳應松，字幹甫，江南江陵人，時常相過。青性耿介，不
合於時，與都御史蘇廷策有隙。慮其謀己也，遂致仕返於嘉興，在城外三十里黑
浪墩居住。歸囊甚淡，所居者半畝青山、一灣綠水而已。生下女兒浣雪，十分伶
俐。五六歲教以讀書習字。一學而能，出口每多敏慧，公夫婦喜之。自是文情詩
思，月異而歲不同。遂自作一字曰「雲娥」，別字嬋照。養二婢，一曰惜花，一
曰愛月。公夫婦以乏嗣鐘愛，故未嘗締姻。不期公年老得疾，竟淹然而逝。雲娥
與母孤孀，仍以詩史為消愁之助。奈家事未幾零落，親婢惜花遂託媒媼賣與商人，
祇留愛月一婢。雲娥有所著作，輒命磨墨洗硯，以致愛月亦頗通文字。不圖鄰人
失火，延及曾家，猶幸主婢三人及一個老奴俱獲脫身，遂投城內親舅葉家。葉公
名渡，號曰小舟，官三邊總制。夫人劉氏，見其姑並甥女罹難來投，遂收拾後亭，
留夫人大家居住。
　　亭中有高樓，樓下有芭蕉，名曰「蕉樓」。隔樓有名亭一座，係黃尚書書亭，
亭名「駐春園」。其公子名玠，字玉史，肄業其中。抱質有倚馬露布之才，負貌
有羊車擲果之態。先大人名之，榜號酉山，官兵部尚書。在日與在京翰林吳幹甫
締姻，翁亦溪為媒，其官刑科也。厥後黃公逝世，吳公繼歿，黃夫人致書於吳，
道及親事。不意吳夫人念母子孤孀，不忍遠別，欲將小姐擬配他人。繼而黃家夫
人亦殞，兩家全不提起此事。幸得吳小姐承先人遺言，矢心待字。生以音書遙隔，
盟約必渝，全不以之為意，益勵志攻書。與同鄉歐陽穎締交莫逆，朝夕聚首於駐
春園，分題拈韻，叩缽成篇。
　　一日，歐陽遊楚中，生獨坐高吟。五更時，忽一人從牆跳下，生攜燈視之，
乃魁然奇男子。問其故，曰：「小弟姓王名慕荊，近因知己為勢豪誣陷，弟不勝
憤懣。昨夜提刀刺中豪者，恐人迫捉，暫匿貴國，望其垂庇。」生知是負俠為知
己報恨，遂挾以入。須臾天明，命書僮，名墨奴者，置酒款之。到黃昏時，取白
金數十，對慕荊道：「敝園淺狹，恐事久覺露，薄具微物贈兄，兄可別處藏身，
非敢相卻也。」荊見生如此，便道：「蒙一日收禮，恩已過重，寵賜決不敢領。」
生道：「兄俠人也，何故作此腐談？人生相逢，遇有事時，若不能為知己報恨，
同類解紛，真罵名千古。此微物耳，安足掛意？」荊乃拜受，別去不提。生外間
探偵，知已遠颺，遂放下熱腸。
　　卻說一日雲娥無事，同愛月登樓晚眺。忽見隔亭疏竹外一垂髫美男子，年十
五六上下，姿灑潘安，神清司馬，心甚憐之。生行吟階前，亦舉頭見那隔牆花陰
柳色間，一佳人倚風獨盼，一阿鬟背後侍立，時時為姐姐捻髮，不覺爽然若失。
須臾，雲娥掩著樓窗帶笑而下，到房中對愛月道：「纔見佳郎，令人心折，若得
佳婿如其人，不負我生平憐才至意矣。但外貌雖甚可人，未知其實學何如。」愛
月道：「須密察之。」
　　卻說生見佳人下樓，神魂飛越，如有所失。珮遙香散，乃返坐書窗。不覺遙
遙月上，射入樓頭，猶留艷影。挑燈染墨，以紀奇逢，有詩為證。詩曰：
　　有美人兮，飛舞客光。
　　含笑凝睇兮，素面相當。
　　望不可即兮，在水一方。
　　褰裳從之兮，道阻且長。
　　彼美人兮，從何處來？
　　洞前容與兮，彷彿天臺。
　　劉郎咫尺兮，耽待遲回，
　　羽翼見假兮，飛越牆隈。
　　彼美人兮，奚所思？
　　情牽肺腑兮，語在眉。
　　泄春心兮，獨余知，
　　待相呼兮，一問之。
　　懷美人兮，倚畫欄，
　　靜掩玉宇兮，離雲端。
　　渺不見兮，月光寒，
　　強拈毫兮，睡未安。
　　　　　　《彼美人》四章
　　吟畢，一夜無眠。早起出外，見門前眾人圍聚喧嚷，查問根由，一相識的人
指鬚髮半白者道：「這老頭兒行動慌忙，全無關顧，將孩子絆倒在地，把那手中
所攜油瓶打碎。孩子拉住勒賠，反揎拳要打這孩子，十分可惡。鄉鄰不服，將他
扭住毒毆一頓泄泄氣。」生進前一看，認是葉家老家人，因對眾人道：「此老無
心鹵莽，身邊又無錢鈔相賠，以此相爭。應該多少？我愿代賠，勿要爭鬧。」眾
見生發話，肯代出錢相賠，大家放開。生令身旁墨僮進內取鈔。墨僮乖覺，將老
家人帶入內廳，回身將錢交付為首的人，一哄而去。
　　生進內堂，老家人忙來稱謝道：「幸蒙相公救解，得免毆傷，祇累相公破鈔，
老漢心甚不安。」生道：「小可出力，何必掛口？我雖與汝隔鄰，汝老爺外任，
未獲登堂，不知家內親眷尚有幾人？」老家人道：「我原是城外曾老爺家人，近
因祝融無家，來此借住。老爺姓曾名青，字又青，原任太常卿，娶過夫人葉氏，
即葉總制大人胞妹。我老爺並無公子，亦未曾承繼，單生一位小姐，取名浣雪，
十分才貌，尚未議姻。今日曾夫人壽誕，小姐命我出來買些東西與他上壽。起得
太早，老眼不濟，撞跌孩童，身上無錢，故有此番口舌。回去報知夫人，令其知
道相公好心。」遂引退而別。
　　生送他出門，歡喜自慰道：「無意中得知樓上美人消息。他家人既云在此寄
居，則此女的系曾又青之女，葉小舟之甥女無疑矣。」意欲傳情嬌容，無因再睹。
思及歐陽生好友，將次到家，當往一探。遂命墨僮看園，出門而去。時見愛月取
水，生認得是樓上侍立阿鬟，兩下各相顧盼而去。
　　愛月歸，將生外出之事對雲娥說過。雲娥沉吟半晌，命愛月託採花潛往鄰園
一探，便知公子何人，慎勿令其瞧見。愛月領命，不數武便到駐春園，佯問墨奴
道：「亭中可有人否？」墨僮道：「我公子外出，獨我在家。」愛月又問道：「是
何公子？」墨僮道：「是我家尚書老爺公子。」愛月道：「公子可有多少年紀？曾
婚娶與否？」墨僮道：「年方十六。我家公子素負大志，乃以未登科甲，欲娶無
媒，加以老爺、夫人早逝，是故遲延，至今孤孑，尚未議婚。姐姐今日來此何幹？」
愛月便託詞道：「我家夫人昨日登樓，見辛夷盛開貴園，敢思一枝獻佛。」墨僮
見愛月如此說，便聽其直進。愛月見書窗几上有一卷新書，皮上書「駐春園新稿」
五字，知是生之窗稿，遂拾置袖中，仍向亭上折辛夷一枝而歸。乃帶笑對雲娥道：
「今日不負此行矣。」雲娥問故，愛月遂將墨僮所言述了一遍，仍向袖內把藏來
窗稿遞與雲娥。雲娥遂整窗拂几，焚香展讀。但見一卷，約五六十篇，題目下書
「黃玠著稿」四字。雲娥看畢，祇見字字金玉，篇篇錦繡，不忍釋手。愛月見雲
娥祇管翻玩，帶笑問道：「公子肝腸，今日盡為小姐所見，畢竟實學何如？」雲
娥歎息一聲，便叫愛月道:「天也！余志決矣，不必復言。」二人論了一番。
　　生訪歐陽生，尚未回來。歸到房中，不見几上窗稿，忙問墨僮道：「適有何
人到此？」墨僮俱以實告，遂將愛月討花細述一番。生知此稿恐是愛月竊去以達
小姐，遂置不問。


第二回     營巢招燕侶解珮情殷　閉戶斷鴻音掇梯心冷


　　詞曰：
　　梁裝玳瑁待雙棲，花外兼泥，柳外兼泥。輕羅剪掛畫樓西。神度香閨，影傍
香閨。掩巢倏變武陵溪。換卻新題，出個難題。尋群無翼逐高低。空費痴迷，猶
自痴迷。
　　　　　　右調《一剪梅》
　　且說雲娥自得生實學後，一片憐才深心固結不解。有時挑燈獨坐，有時倚枕
尋思，總在此窗稿中賞玩不已。遂自想道：「人才之遇，自古為難。或南北地天，
他山遙隔﹔或形骸咫尺，對面乖離。即使兩美相逢，情懷各屬，而屏佳姻緣早已
締結者比比。今吾有此奇逢，且在隔鄰之下，倘不及時蘿附，不亦當面錯過乎？」
思想已切，願望彌深。
　　一日，又與愛月登樓玩景，忽見窗前紫燕雙飛，掠簾上下。俯眺駐春園景色，
不覺爽然。遂呼愛月道：「我昨有紅羅一幅，繫臘帕一方，並那筆墨端硯，可代
我取將出來。」愛月聞言，取過文具、羅帕，登樓付與雲娥，仍下樓而去。雲娥
便將雙燕為題賦詩一首，書於帕上。書畢，將羅帕包著琥珀墜，執在手上，遠望
躊躇，沉吟半晌。
　　正玩景間，忽聽琴聲裊裊，低頭一看，見生在花下端坐鼓琴。雲娥此際，不
禁神怡心動，遂將羅帕所題的詩拋將下去。生正在鼓琴，出於不意，見之愕然。
遂停琴韻，看是何物。拾將起來展開一看，見那帕上題詩一首，上書道：
　　綠雲倩剪舞春衣，斜拂紅梨度翠微。
　　紅雨卷簾情脈脈，輕風歷檻影依依。
　　妝樓愛結同心夢，畫閣曾期比翼歸。
　　縱有煙波分去路，遲君一水伴於飛。
　　　　　　蕉樓曾浣雪雲娥氏題
　　生看畢，拍案叫絕。急舉頭致謝雲娥，雲娥不意他舉頭瞧見，不覺臉帶微紅，
掩窗而下。
　　及到房中，如有所失，惟是低頭弄指環耳。愛月在旁問道：「小姐對景漫吟，
自舒懷抱，西鄰有宋玉，獨不知乎？」雲娥聞言，祇是低眉兀坐。愛月知其有所
思，祇管盤問。雲娥知不必諱，遂將擲帕之事對愛月說知。愛月道：「如今休得
耽誤，小姐有心在那隔鄰公子，可急修書招之。」雲娥聽了，不覺發嗔，答道：
「安有此事！如彼才貌，怎不教人想慕？坐視無媒，恐為高才捷足所奪，後來追
悔無益於事，故雖一時行投贈之私，實為終身訂，靡他之意。豈容弄醜，自壞芳
名？且日下正值秋令，已近場期，日在樓頭纏擾，寧不亂彼精神，致荒舉業？自
今以後，吾不復登樓矣。」是後與黃生遂絕消息，並愛月亦不令其往來出入。
　　生一片痴情，日在樓頭佇望，竟日忘飧廢寢，直至累月，不見美人影響。無
間可尋，心中但有郁悶而已。日挨一日，愈見癡迷，祇剩懨懨一命。雲娥與愛月
以不登樓眺望，故全然不知。
　　生久不見，心內愈堅，日則忘食，夜則忘寢，兀坐書房中細思，無計可施。
念及歐陽生與吾至交，不若和他相議，或且別有良策，得以通情。縱使玉人知道，
料不怪我輕狂。但此事雖非一人可為，豈同容易？譬之飲水，冷暖祇許自知，問
計何益？吾之心病，必得昆侖、磨勒一流人方能醫得。歐陽生雖我同窗莫逆，茲
尚未知回家，又以槐黃期近，必勸我向蠢簡埋頭。若對他說出隱情，不但不代我
設謀，反有許多頭巾話，不如勿與他言是好。
　　又挨久之，愈無聊賴，及自忖道：「我今日為情所感，幾至殞生，若無知道，
豈不誤了玉人？」算計已定，遂強勉修書一封，令墨僮致於歐陽生處。歐接書在
手，便問墨僮道：「汝相公在家勤修學業，定然進益。吾客楚中，昨日初返，汝
相公如何得知，便致書來？」墨僮道：「相公抱病月餘，心神恍惚，自言自語，
不知甚麼癥。今叫我送書來此。」生見書，拆開讀畢，即奔見生。
　　黃生便將雲娥使愛月來到書房、竊去窗稿一一告知，並以羅帕所題之詩以示
歐生，乃道：「未知佳人何意，以後音跡不通，欲不關情，總不可得，近成重病。
致書於兄，請來為弟籌畫。」歐見說，遂把羅帕展開一看。讀畢驚起叫絕曰：「世
間安有此閨中名士！如此多情，怎不叫人癡死！怪不得足下傾心。但此事明明有
據，成就可期，以後不得佳音，在彼或恐足下馳神癡想，以荒舉業，故絕往來。
欲足下稍斷此種念頭，暫潛蹤跡，亦未可知。依弟愚見，足下正當勵志秋闈，掄
魁奪解，洞房金榜，小登大登兩得之矣，何自苦乃爾？」黃生聽了半晌，遂對歐
陽生道：「知己愛我良深，謀我實至，弟聽兄言，自此悟矣，癡何為哉？」
　　自是，黃生寢疾日覺漸愈，未歷多時而場期已屆。歐、黃二生各論進場。
　　卻說黃生入閨，在坐舍中搦管沉吟，忽憶雲娥，淒然欲淚，神思迷離，不期
舊疾復作，將一座場臣認作蕉樓兩離恨天矣，遂伏案而臥。須臾驚覺，鼓已四下
矣。乃強起操筆，一卷俱書完整，直至二三場畢。
　　生急欲謀歸，歐陽生曰：「回家甚易，為路無多。但歸得佳人，一傾素心，
固為快事。萬一音跡仍疏，芳顏莫晤，豈不反添悶腸？依弟之見，不如在此等候
捷音之為意愈也。」黃生道：「任難見面，即癡死我駐春園花下、昔日彈琴贈帕
處，也是所甘心瞑目。那堪睽違兩下，各天一方，彼此同歎？」歐生見他如此，
祇得依他。生遂別歐陽而歸。
　　一日抵家，入門進內，無遑戒飭行李，即連忙步至駐春園，向隔牆蕉樓一望。
不期愛月正在登樓，推窗忽見飛雁，排列如字，天上翱翔，愛月遂呼道：「小姐
呵，可急上樓來望一望。」雲娥見是愛月呼聲，便自登樓，步至樓窗，向窗外看
去。祇見橫空飛雁排列成行，遂高聲呼道：「雁何無人投字寄來？」生正在樓下
尋芳，忽聞雲娥有這話，因向樓前應道：「小姐如此多情，教小生怎生消受得起！」
生在樓下，目定雲娥。雲娥低頭俯視去，見生容貌憔悴、消瘦，知其秋試初歸。
細玩其容，心甚憐惜。乃命愛月掩窗，向生微笑，實不忍去。無如愛月將窗欲掩，
祇得步下樓來。
　　生於斯時不禁心醉，樓下獨立移時，徘徊自遣，轉覺無聊。歸到亭中，愈見
淒然不安，竟為淚下。因想佳人玉貌，本當配合得其人，況投來錦字，可見有心。
今日望雁傳詞，芳心畢露，低頭微笑，無可如何，一天好事，坐視不諧，悲深欲
絕。猶自勉強拂几拈毫，成二首絕句，置於几上。詩云：
　　青青雙淚拭還流，萬種幽懷注小樓。
　　對影不堪沉影去，斜陽空倚石欄秋。
　　忍將舊事付寒流，月朗風清一倚樓。
　　蕉葉尚知憐寂寞，聲聲窗外伴悲秋。
　　生吟畢，天色已晚，悶坐書房，孤燈獨對，一夜無眠。東方既白，尚自未知。


第三回     錦字寄來遲夢鄉喚醒　參星催散速急網奔逃


　　詞曰：
　　情牽意絆棼如縷，喚醒遊魂，耳畔聞鶯語。做作那知埋怨誤，錦箋寫擲花間
去。世事翻雲與覆雨，擊破銅壺，漂泊自何處。消息欲通難訴與，藏舟且辦逃生
路。
　　　　　　右調《蝶戀花》
　　生一夜無眠。直到早飯時分，乃吩咐墨僮道：「歐相公回家與否，可到他家
一探，若是回來，早報與我知道。」墨僮聽說，即忙走到歐陽生家裏，敲門道：
「歐相公近日可回家麼？」內應尚未回來。墨僮聽說未嘗回家，急轉身回去報生
知道。生又以好友離居，日坐書房飲恨而已。
　　卻說雲娥同愛月，自從見生樓下答話殷勤，是夜下樓，一夜亦惟撫几托腮，
無言兀坐。愛月知雲娥意有所思，便道：「適纔登樓晚眺，見黃公子逍遙樓下，
潛身花塢，竟成司馬之臞容，頓減潘安之逸貌，故思之，心中似有所求未遂。且
姐姐自昔日貽帕之後，音信久疏，直到今日。怪不得黃郎怨我二人有始無終，使
人空想豐儀，究無實意，豈不誤了此生憐香真意？」雲娥見愛月如此說，不禁中
著心脾，幾乎淚下。乃歎道：「我正為此事躊躇，難乎進退，無可奈何。」愛月
聽過便道：「小姐休得沒了主張，誤卻風流才子，抱恨終身。倘壞公子玉體，那
時悔之晚矣。依愛月之見，不若修書一封，招之使來，令其即刻過樓少敘，以申
契闊之私，省得兩處斷腸，豈為不便？」雲娥道：「正恐冒野合之穢，貽悔終身，
以致旁觀恥笑。故思量至屢，不敢作那偷香故事，為人所輕賤也。」愛月道：「雖
如此說，畢竟要具數字敘那久疏之故，祇為黃郎場期已屆，不敢相擾，以表無他。
婉轉致詞，庶可消黃郎愁悶於萬一也。」雲娥道：「此意吾豈不知，第思幽閨字
跡，豈可輕傳？倘或被人所見，寧有不作終身醜談？」愛月見雲娥如此說，亦不
敢強其修書，由其自便。
　　略挨數日，已是揭榜之期。生乃潦草成章，竟為下第﹔歐生脫穎囊中，名字
高登。歐陽穎中在第三名。
　　愛月聽外人傳說，知公子失意秋間，遂把黃生下第之事對雲娥說知。雲娥知
道下第，暗想道：「昨日看見黃郎，分明為我久疏音問，是以相思，容瘦如梅，
眉顰似柳。況眼前秋令，加以金風冷落，下第而居，極目蕭條，必增憔悴。不如
依愛月之言，聊寄一書，以致慰藉之情，或可消愁解恨。」遂命愛月磨墨，拂箋，
挑燈振翰，下筆直書。書畢，次早即命愛月將書達生，且囑愛月道：「汝把這書
通於彼處，宜即早回。」愛月領命，仍向前日採花駐春園而去。
　　逡巡之際，行到書房亭外，猶靦腆不前，立於窗外。但見黃生睡在碧紗帳內，
案前雅具雜陳，無心坐几觀書，有意夢中尋美。沉吟半晌，即欲回來，乃轉思道：
「我若空回，豈不辜負小姐致書一番好意？」佇立久之。但黃生風流人物，一段
幽韻更覺可人，為門外佳人所見，心內倍加愛惜。不禁直進房中，把暖帳一搴，
伸手將枕頭輕輕敲了數下。生夢中不覺吃了一驚，翻身一顧，愛月便低聲道：「公
子正在睡鄉，為小婢嗔醒矣。」生見愛月，知為雲娥小姐所使，深深作揖道：「姐
姐今日光臨，怕是小姐有些心事託汝代傳。小姐一片好心，小生知之久矣。自隔
樓贈帕、望雁傳情，至今渺無音耗，心中痞塊結於膏盲，每想此情不續，幾欲自
盡。何期姐姐今日嗣來，是救小生之命於既絕也。」愛月聽了，遂將雲娥之書遞
與黃生。生未及展開，又問愛月道：「小姐今日必有見教。」愛月道：「妾窺小姐
心向郎君已久，奈男子不可無媒苟合，以致貽累郎君貴體欠安，誠為可恨。此繫
小姐親手所書，一片心情盡罄其上也，試展一看，自必了然。」生乃將書拆開一
看，又致謝道：「若非姐姐指示，幾忘贈帕之情矣。」祇見書上寫道：
　　憶自客樓贈帕之後，音問久疏。所以然者，正恐擾蕩豐神，致減遠揚之念耳。
是以芳顏一別，迥隔人天。際此光風朗月，無時不遙想芝眉。結願既堅，日牽肺
腑。伏念足下，品邁王楊，文追班馬，正擬名魁乙榜，何期第落孫山。固知才調
絕倫，無如命不由己。秋闈失意，頓減風流，毋亦為牽情所致。陋質鄙姿，不堪
握盥。奈與足下相逢，留情風月，無意功名，心遙心邇，抱歉何如也！獨是青春
未去，奪錦有期。那時姓字高題，趨迎有日，兼兼比翼，共遂於飛。芸窗雪案，
尚須中流鼓棹，切勿日同鶗鴂，祇怨年芳，徒紛足下之心，無益鐘情之事。至於
露白霜高，寒風蕭瑟，尤須保重，勿致欠安。後會有時，安在香奩待字，始不為
無因矣。忙裏傳言，情長楮短，一經青照，榮荷良深。此上研臺，伏維藏覽。臨
風珍重，不禁神馳。書達黃郎文几。
　　　　　　辱愛妾曾浣雪端肅百拜
　　生看畢，歡喜起來，乃暗想：「雲娥才質真為舉世無雙。祇看是書，尺幅波
瀾，措詞無微不到，且見體段大方，非鑽穴逾牆所可比。小生若辜此意，罔自為
人。展讀之時，令人臥想。」
　　正吟哦間，忽見歐陽生遣家人持書至。生雖失意，志氣不頹，遂對家人道：
「相分高中，尚未造府拜賀，反辱書來。」拆開書看，見上寫道：
　　從君歸後，旅日如年。清夜興思，離魂與落葉同飛，客夢並秋聲共寂。榜中
忝標前隊，文章實愧同人。回思才調如君，仍嗟垂翅，恐是龍頭所屬，遲我一籌，
他日秋風，鵬程萬里，匣中霜雪，必耀神光。即有所違，幸勿介意。昔日別弟歸
家，想為隔牆美。瓊姿艷質，種種關情﹔花陰月下，諒必稱心﹔握手天臺，料應
數度。然此中景味，勿語俗人，足下一片深心，莫遮知己，弟之短才淺識，已探
素心。敬奉寸函，略輸衷曲。余容面晤，指點疏愚。書到時，勿負江於佇望，得
登電覽，何既榮光！肅候近安，維期哂納。書上玉史黃兄文几。
　　　　　　研弟歐陽穎頓首
　　生看畢，暗思道：「纔得佳音，正圖一會，不期友人書到。欲往相賀，省中
隔此不遙，明日可買舟一去。雲娥小姐處，今日更非前日，相與不同矣。不如也
作一書寄去，託愛月送與小姐知道，多少是好。」生意已定，遂將雲箋一幅，揮
毫直書。書畢，遂到蕉樓下，一探愛月在否，一無動靜。生又思歐家家人相等同
行，遂往外束裝就道。
　　次日抵省，見了歐陽生，致賀畢，便將雲娥致札之事說過一遍。歐生贊歎不
已。遂與同在省中居住不題。
　　卻說雲娥母舅葉總制，素與部將蘇廷略有隙。不期邊人犯境，葉公臨陣被擒，
乃與族兄廷策，疏葉公通謀叛逆。旨下，以葉公擬罪當族。刑部文書密行本府。
太守姓錢，名國弼，原繫曾太卿門生，平日素知曾夫人家眷寓在葉家府中，乃密
令心腹公差報與曾夫人母子知道。於是母子丫鬟及老管家四人連夜準備奔逃外方
居住。
　　正在躊躇，忽見公差來到，大家一見震驚。曾夫人見事頭不好，遂自求生，
因對雲娥說道：「汝父在日，唯有金陵吳年伯十分知己。目今年伯已故，年母在
堂，母子孤單，與吾同病。莫若急投彼處。」雲娥聽說有處藏身，心纔放下。祇
可憐母舅一家被慘，坐視實難為情。說畢，夫人、小姐並愛月、管家，跟著錢太
守差人，往後門走出。
　　愛月但道：「此行恐不能再入此門，可惜焦樓上下一派景物，尚未飽觀。」
曾夫人道：「如今尚慮及此乎！」雲娥聽見愛月所言，不覺心中難舍，淒然流淚。
乃以目視愛月，愛月會意。又見天色尚早，猶未起行，乃潛步竟往駐春園一探。
祇見亭前緊閉，寂然無人。
　　不多時，天已發亮，祇得討轎出城。但見官兵圍住葉府門前，府內百餘人一
時遭此毒慘，不知所為。曾夫人家眷出城，便叫隨轎管家雇船而去，投金陵吳府
來居不題。

